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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有言：“若乃山林皋
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
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
助乎？”这一“江山之助”的文学理念，揭示了自
然山川与人文创作的深层关联。而“江山之助”
在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赣州行吟中得到了生动印
证。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和《辛弃疾传》
考定，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至淳熙三年（1176
年）间，辛弃疾这位怀揣“恢复中原”之志的英雄
豪杰任职赣州，于赣水之畔、孤台之上，将赣州
山河形胜与忠臣赤子情怀熔铸为千古绝唱。

赣州古称虔州，地处赣江上游，境内郁孤台
临江而立，章贡二水汇流成赣江，山川走势兼具
雄奇与温婉。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既塑造了
赣州的战略地位，也孕育了刚柔相济的地域气
质。辛弃疾抵达赣州之时，正值宋孝宗特命辛
弃疾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驻扎赣州负责平
叛。这一特殊使命，让正值壮年的辛弃疾得以
深入赣州的山川河谷，既见证了这里的地理险
峻，也目睹了战乱之下的民生疮痍。

赣州的“江山之助”体现在郁孤台。郁孤台
无疑是辛弃疾赣州行吟的精神地标，其千古名
作《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即作于任职赣州时
期。辛弃疾登郁孤台远眺，西北方向的青山层
峦叠嶂，既是自然屏障，更成为他的视线与故都
汴梁之间的阻隔。这种地理上的遥不可及，与
政治上的报国无门形成强烈共鸣，让他笔下的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超越了单纯的写景，
成为山河破碎的隐喻。“长安”在此并非实指，而
是北宋都城汴梁的象征。那无数青山，既是赣

地的实景，更是南宋朝廷偏安政策下的无形壁
垒，是英雄失路的无奈写照。词的结尾“江晚正
愁余，山深闻鹧鸪”，以暮色中的江景与鹧鸪啼
鸣收束，将家国之思、身世之叹融入苍茫山水之
中，余韵悠长。

赣州的“江山之助”体现在赣江。赣江的流
水，为辛弃疾的情感提供了宣泄的载体。在万
安造口（即皂口，今江西省万安县西南）的朝山
阨，这位词人俯瞰“背负峻岭，俯瞰大江”的险要
地势，借“郁孤台下清江水”的联想，将空间距离
转化为情感张力。“中间多少行人泪”一句，既是
对靖康之难后流离失所百姓的悲悯，更是自抒
羁旅之愁——他自北方南归，矢志抗金却屡遭
排挤，何尝不是一位泪洒征途的“行人”？江水
悠悠，承载的不仅是历史的伤痛，更是个人理想
与现实的落差。然而，赣州山水的灵秀并未让
这份愁绪沉沦，反而催生出“青山遮不住，毕竟
东流去”的千古绝唱。

赣州的“江山之助”体现在天地间的孤帆。
《满江红·赣州席上呈陈季陵太守》中的“落日苍
茫，风才定、片帆无力”，以赣江暮色中的孤帆起
兴，既写出了送别友人的离愁，更暗喻了英雄无
用武之地的怅惘。“但楚天特地，暮云凝碧”以楚
天暮云的壮阔意象，烘托出“过眼不如人意事，十
常八九今头白”的人生感慨，却又以“笑江州、司
马太多情，青衫湿”收尾，在沉郁中暗含刚健，展
现了辛弃疾身处逆境而壮志不磨的品格。赣州
的山水见证了他的军事成就，也承载了他的仕途
沉浮，这种生命体验与山川形胜的相互渗透，让
其词作具有了超越个人悲欢的思想深度。

孤台的高耸、青山的阻隔、赣江的奔流、孤帆
的漂泊，都成为辛弃疾情感的外化与投射。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
意溢于海”，在辛弃疾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
他登上郁孤台远望青山，便将家国之愁洒满群
山；凝望赣江水，便让恢复之志随波东去；远眺天
地孤帆，便让别离之情与激励之志弥漫纸间。“江
山之助”的真谛，在于山水与人心的相互感发。
赣州的山水不仅为辛弃疾提供了写景的素材，更
成为他情感的寄托与意志的象征。

辛弃疾与赣州的相遇，是“江山之助”的一则
千古佳话，其赣州词作丰富了“江山之助”的理论
内涵。辛弃疾的赣州词作将“江山之助”与报国
壮志、民生关怀相结合，赋予自然山川以强烈的
现实意义与人文温度。他的创作证明，“江山之
助”不仅在于山川的审美价值，更在于其承载的
历史记忆、民生疾苦与精神力量。词人对江山的
感知，本质上是对时代与人民的感知；词作中的
山水意象，最终升华为家国情怀的精神象征。

今日的郁孤台依然矗立在赣江之畔。登临
郁孤台，俯瞰赣江滔滔东流，仍能感受到辛弃疾
当年的慷慨与沉郁。那“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
去”的豪情，早已与赣州的山水融为一体，成为
最动人的文化记忆。辛弃疾的词作早已融入赣
州的山水之间，成为地域文化的精神标识。重
温这些词作，我们不仅能领略“江山之助”的文
学魅力，更能感受到古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
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的文化传承中，赣州的
江山胜景与辛弃疾的诗词名篇，依然是激励后
人坚守气节、心系家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章贡区老城西北的贺兰山上，
有座千年名楼——郁孤台，历代文人
墨客登临题咏甚多，其中有南宋著名
爱国词人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
壁》尤为著名，是千古绝唱。

1965年 6月，郭沫若登临郁孤台，
留下一阕词：“郁孤台下三江水，人民
血汗非清泪。遍地尽杉松，泱泱绿化
风。十年树木计，前景在眉睫。决战
胜天公，江流不再红。”这首词“反辛
稼轩之意”，赞美了郁孤台一派葱茏
的景色。

改革开放之后，赣州市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为郁孤台设计发行了几枚塑
质彩色门券，分别是郭沫若的词《登郁
孤台》，和三幅郁孤台的绘画：《贺兰夕
照》《云烟缥缈》《郁孤台下》，多角度展
现了郁孤台的风采。

门券、书签功能不同，设计制作也
不一样。门券是入门的凭证，除画龙
点睛的景观图文外，还有编号、票价、
副券等基本要素。这几枚门券按书签
式样设计制作，还系有彩带，这样便让

人很难一下子猜到其真实身份——门
券。曾有多人询问，这几枚郁孤台门
券究竟是书签还是门券？笔者特意到
市博物馆查证，市博物馆的同志表示，
这几枚郁孤台门券是 20世纪 80年代
初设计发行的塑质门券，属于郁孤台
早期门券。有一段时间，这几枚郁孤
台门券不但在郁孤台景区使用，还曾
在蒋经国旧居使用过。当时的设计人
员，可能对门券的概念不清楚，所以设
计成了书签式样。

这几枚书签式样的门券，没有编
号、票价、副券等基本要素，因此，便成
了似是而非的门券。不论在当年，还是
现在，不了解实情的人总是会把它当作
书签。这样就让人们在了解其“庐山真
面目”过程中，增添了收藏的情趣。

如今，郁孤台门券已然成了历史，
要集齐这几枚塑质郁孤台门券并非易
事。尤其是以郭沫若的《登郁孤台》制
作的这一枚门券更是难觅，因其蕴含
浓厚的文化韵味，受到收藏爱好者的
青睐。

于都罗田岩的松风穿过近五

百年光阴，在濂溪书院的飞檐上

打了个旋，轻轻落在镌刻“善山”

二字的石刻间。明正德年间，5位

背着书箧的于都士子——何廷

仁、黄弘纲、袁庆麟、何春、管登，

正是踩着这样的松涛声，沿着贡

江走向赣州，走近王守仁，也走向

一段将理学火种播撒在赣南山水

间的传奇。

他们的身影曾在罗田岩的云

雾中若隐若现。在濂溪书院的讲

堂里，他们用“知行合一”的烛火

点亮学子的眼眸；在观善岩下与

弟子讲授“心即理”，崖壁上的苔

痕仿佛还留着他们激昂的脚印；

在各自官任上践行阳明心学，将

“致良知”落地在乡村田埂上。除

袁庆麟、何春卒于任上，何廷仁、

黄弘纲、管登三位学者，最后都选

择了归乡，在罗田岩讲学，继续他

们青年时的愿景，专心研究、传播

阳明心学，推动江右王门心学的

最终形成。他们的讲习声与江水

的潮声应和，成了当时于都河畔最动人的韵律。

岁月流转，罗田岩的石刻斑驳了，濂溪书院也几度

毁建，“雩都理学五子”的精神却愈发清晰。今天，人们

在何廷仁广场上徜徉漫步，在黄弘纲的氏族谱牒中寻找

文化渊源，在何春的登高诗句中品嚼心学，在《祭袁德彰

文》中感叹袁庆麟向学的精神，在管登的墓前植下新松，

在学术研讨会上重述他们的治学思想……当松风再次

掠过崖壁，我们仿佛又听见近五百年前的琅琅书声，与

今日文人学者的探寻追问交织，在赣南的山水间，谱成

一曲永远的文脉长歌。

赣南的秋是有些寒意的。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
的某个清晨，露水还挂在茅草尖上，有几个青衫书生背
着干粮袋，正沿着驿道急急赶路。他们从于都来，正从
赣州城往南康军营去。布囊里的干粮硌着身子，脚步却
不敢稍停——王守仁的帅旗在前方山峦间时隐时现。

这便是何廷仁与心学结缘的起点。与黄弘纲、钱德
洪、王畿并称“王门四杰”的他，此刻只是个追到军营求
学的普通士子。志书里轻描淡写的一句“负粮追师”，在
当时的赣南山水间，却是用双脚丈量百余里的虔诚。

军营设在唐江至横水的山峦间。王守仁刚结束军
务，听说有士子从于都追来，特意掀帐相见。烛火摇曳
中，这位平定漳南之乱的大儒，看见几个中年儒生，其中
长须高鼻的魁梧书生，袍角沾满泥渍，眼神却清亮如星，
他便是何廷仁。

何廷仁（1483年—1551年），初名何秦，字性之，别号
善山。早先研习程朱理学，总觉隔着一层纱。直到在濂
溪书院听人说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如惊雷贯耳。前回
错过了罗田岩讲学，此刻亲见先生，特别是后来在横水
听到那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突然明白：原来
真学问不在书册黄卷，而在眉扬目张的心动间，在挑水
砍柴的日常里。

于是，他放下科举，成了王守仁身边的影子。先生
去桶岗、三浰、南昌，他一路跟着；先生去庐山、九华山、
通天岩，他也一路跟，听讲学。这般不计功名的追随，不
禁让人想起孔子周游列国时，那些背着粮食紧随车马的
弟子。由于深得先生认可，新入门的弟子多由何廷仁和
黄弘纲教导，时称“接引师”。

嘉靖元年（1522年），何廷仁中举的消息传到于都，
乡人敲锣打鼓来贺，他却望着院角的梅树出神。年近
不惑，才得了个广东新会知县的任命。旁人替他惋惜，
他反笑道：“不想竟能去白沙先生（陈献章，明代心学奠
基者）故乡为官。”这句话里似乎藏着明代心学的传承
密码。陈白沙开启的心学源流，要从他的弟子王守仁
这里通过再传弟子带回故乡去。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
循环。

在新会任上，何廷仁每月朔望召集乡民，在献章祠
前讲《传习录》。有争讼的，不急着判对错，先让人自陈
过失。阳光透过格扇窗，照在几个老人满是褶皱的脸
上，一时竟有了一种书院里不曾见过的光亮。有老农听
完讲解，拍腿道：“原来致良知就是半夜醒来，想起欠邻
家一把锄头该还！”何廷仁抚须微笑。他知道，心学的种
子，终于从士大夫的书斋，落到了百姓的田埂上。

辞官归乡那年，赣南的油茶花开得正盛。何廷仁在
善山书院讲学，总爱指着门外的驿道说：“当年我就是从
这条路去追先生的。”有学生问：“改过从何处入手？”他
答：“从起端发念处察识。”又问：“若总也改不了呢？”他
笑曰：“知过即是良知，改过即是本体。你既知改不了是
过，良知已在运作。”这种接地气的教学，让四方学者闻
风而至。

今天，在于都金桥村的何廷仁广场，人们可以看见
他的画像与事迹。广场上，老人们在下棋，孩童们在游
戏，似乎忘记了数百年前的何廷仁是谁。这倒恰合他的
心意——让学问化入寻常烟火，本就是他毕生所求。

时光如流，邑人敬祀理学五贤的祠堂早已湮灭在时
光里，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关于何廷仁的传说种种，却
像赣江边的芦苇，岁岁枯荣，生生不息。

忽然想起王守仁龙场悟道后写的诗句：“良知即是
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何廷仁用一生诠释的，或许
就是这般境界，不必著书立说，不必创建体系，只要在日
用常行间活出心学的模样。

当年那位负粮追师的青年，最终让心学在赣南山水
的滋养下，长成了另一种形态。它可能是新会乡约里自
陈过失的老农，可能是善山书院里孜孜问学的乡人，更
可能是如今广场上嬉戏的孩童，当他们某天突然明白

“做人要凭良心”时，当年那场军营里的对话，便又在时
光中完成了一次回声。

回望过去，金桥村在夕照里格外温柔，仿佛还在等
待某个从远方赶来的读书人，布囊里装着干粮，眼中闪
着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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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而非的门券
□古向东 文/图

赣州游览胜地郁孤台。记者肖靓 摄

郁孤台上铸词魂
——辛弃疾赣州行吟的“江山之助”

□彭笑远

古韵

拾趣

郁孤台门券。


